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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ith Wharton’s Ethan Frome and Pearl Bucks’ The Good Earth were both publish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oth of the novelists were from the upper-class American society, yet they based 
their story on their respective experiences in rural areas whet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China.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xplore into the works in two aspects: For one thing, the respective prota-
gonist Ethan Frome and Wang Long are no longer portrayed as absolute masculine power, but ra-
ther in the course of time turn to their woman; for another, the patriarchal sexist bias is still 
deep-rooted in the efforts of repressing women and feminist sprout, yet still the crumbing of pa-
triarchal system and the wake of feminist thought are on the ho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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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迪丝华顿的《伊坦弗洛美》与赛珍珠的《大地》出版时间均在上世纪初，相隔不过二十年，两人同

属于贵族阶层却根据各自的乡村经历和体验写出了一部关于两性关系的作品。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来阐

释：首先，伊坦弗洛美与王龙都不再是传统的强势的男权象征存在，他们在家庭关系中渐渐转向了他们

的女人；其次，20世纪初期男权制仍然十分顽固，在做最后一搏，试图从各个方面压制女性与女性意识

的萌芽，然而我们看到这些努力背后的是男权地位的动摇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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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咋一看来，将小说《伊坦弗洛美》(1911)和《大地》(1931)放在一起比较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前者讲

述的是发生美国维多利亚时期新英格兰的斯达克菲尔德小镇上一个乡民的悲剧故事，而《大地》讲述的

则是中国 20 世纪 20~30 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发家史。然而，细细看来，两部作品却存

在着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首先，他们皆出于美国杰出女性作家之手，伊迪丝华顿(1862~1937)和赛珍珠

(1892~1973)也算是同时代的人，且两人都相继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两人出生皆属于美国中上层阶级，

但小说《伊坦弗洛美》和《大地》叙述的却是底层人民的生活经验。其次，俩人都采用了自然主义写作

手法来展现特定时代特定地点特定社会阶层的社会环境和风俗，埃迪丝华顿在新英格兰的乡镇生活了十

年之久，而赛珍珠则断断续续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俩人对小说所处的环境、风土人情及文化都有着深

入的了解和探究，而且展现的还都是受工业革命影响之前的乡镇自然环境，所以不管是《伊坦弗洛美》

中的雪还是《大地》中的土对人们的影响都是霸道的、决定性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部作品都

采用了男主人公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浓笔着于主人公的心理描写，而将作品中的几位女主人公的心理藏

于男人的观察背后，因此读者只能从男主人公所见到的才推测；这实际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不管是作者

所处的时代还是小说故事发生的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长期男权制度统治下的典型男权思想，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像很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它们就是女性作家写就的男性小说，相反，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两部作品实际上是通过男性视角写就的女性主义作品。 
《伊坦弗洛美》和《大地》写于 20 世纪早期，那时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潮已经在全世界蔓延开来，

尤其是 1919~1920 年美国宪法修正案获得国会通过，正式承认女性享有投票选举权，这是近一个世纪女

性主义运动的成果，可以说这时父权制度刚刚开始瓦解，但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导思想。因此，在两部

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父权制度与男权中心思想依旧对女性造成了桎梏，但同时也让我们偷窥到了女性

主义的萌芽。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来阐释：第一，伊坦弗洛美与王龙都不再是传统的强势的男权象征存

在，他们在家庭关系中渐渐转向了他们的女人；第二，20 世纪初期男权制仍然十分顽固，在做最后一搏，

试图从各个方面压制女性与女性意识的萌芽，然而我们看到这些努力背后的是男权地位的动摇与女性意

识的觉醒。 

2. 男性主导话语的渐失 

美国作家渥伦法若开众之先写了《男性解放》这本书，认为男性同样受到男权制度的压抑，“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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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长期饭票，为五斗米折腰，使他牺牲了理想和选择”1，他追求的男性解放意味着新的自由——“不

必证明自己的自由，也有不担心身外之事的自由……不再轻视或垂怜女人，不必无所不知无所不管，不

用扮演专家，不必独挑家计大梁……正视你个性中阴柔的成分”[1]。我们在伊迪丝和赛珍珠的小说中看

到男主人公依然努力地扮演着女人长期饭票和独挑大梁的角色，然而他们的能力似乎已经是强弩之末，

男性在家庭中也因此逐渐丧失了他们的主导话语权。可以说，男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性，正如

《大地三部曲》中的王源原先以为，无论何时何地，女人最终要秘密地转向一个男人，但他对这一观念

产生了怀疑，因为他遇到的梅琳很有主见，倒是他转向了她。我们同样也看到伊坦和王龙秘密地转向了

他们的女人。 
在《伊坦弗洛美》中，细娜初来斯达克菲尔德小镇的时候，她一眼就看明白了伊坦的处境，她就直

接叫他“走你的”，让她料理一切。他就“服从她的命令，感觉有行动的自由……她的能干叫他羞愧也

叫他钦佩。她好像是天生会管家，而他学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学会。到老母临终的时候，也是她拿主张”

[2]。从这里可以看出，伊坦实际完全转向了细娜，在家庭的两性关系中，细娜掌控了主导权；伊坦后来

想借助细娜的能力，让她成为他背后的女人，使他在大城市打出一片天地，但这梦想也因为细娜的不配

合最后化为泡影。再来看他与玛提之间的关系，伊坦发现细娜终究无法帮他完成梦想后，他又转向了另

一个女人。然而，玛提的去留却不由他来决定，尽管他喜欢玛提，希望玛提留下，并希望她的说笑能减

少他内心的寂寞，他依然无力保护她、留住她。在最后，也是玛提在他心里灌输了自杀的念头，“她的

阴沉的威力制服了他：她好像是命运的化身”[2]。女人对伊坦的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男性主导女性命

运的父权制度似乎在这里已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再看《大地三部曲》中的王龙是个朴实地道的农民，是男权思想的代表，但是在家庭变故的关键时

刻他却表现得极其怯懦而无助。困顿时期，王龙必须宰牛养活家人时，他伤心了，犹豫了，这时候正是

阿兰从厨房拿了一把大刀，宰了牛，把牛血做成血豆腐，把皮剥掉，把肉切成小块，煮熟了端上桌，这

时王龙似乎还有点哽噎，不忍吃下去，最后阿兰安慰他之后，他便宽慰了些，“然后就吃得很自在了”

[3]。这一幕很戏剧化，似乎阿兰和王龙的角色颠倒了，或者王龙在阿兰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随后，当

王龙的叔叔带着一帮人来买地时，王龙又禁不住“开始无声地哭泣起来，无限痛苦的泪水聚结成大滴大

滴的泪珠，沿着他的脸颊流下”，一开始想卖，后来又不忍心卖，然后开始“凶猛地放声大喊”，“接

着，他的怒气像一阵风一样突然消散；他站在那里，抽动着啼哭起来”[3]。在这里，我们看不到阳刚的

男性形象，只有一个耍脾气的小男孩。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兰表现得非常冷静自然，想平常说话

那样平平淡淡地说“我们肯定不会卖地的”；而这平淡的声音中却传递出“某种镇静，听起来比王龙的

愤怒更有力量”[3]。最后得知阿兰得了绝症之后，他也只能“把脸转向熏得乌黑的墙壁，呜呜地哭了起

来”[3]。可以看出，王龙不再是传统的强大的男性形象，他实际在心理上早就转向了女人，转向了阿兰。 

3. 父权制度与男权思想桎梏下女性意识的萌芽 

Thomas A. Schmitz 在介绍女性主义理论 2 时指出男权主义机制将女性刻版化并将她们定义为符合男

性标准的不同类型：第一种是麦当娜般的理想的情人，第二种是巫婆般致命的女人，第三种则为滑稽的

老太婆、大脑简单的金发女郎和歇斯底里的女人[4]。男人渴望第一种女人、惧怕第二种女人、轻视第三

种女人。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女人都被男人异化成某种物件：或欢喜把玩、或厌恶丢弃。女人通过男人标

准被定义之后就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自己、失去了人性。女人只有通过男人的话语才能找回自己，用

男人的视角去定义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人生目标。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 II》中认为父权社会与男性中

 

 

1《男性解放》中译本封底上的文字。 
2援引 Natascha Wurzbach 文章里的话，参见 Thomas A. Schmitz,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nd Ancient Text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 2007), 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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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观念如何去诠释、塑造女人： 
整个女性的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女人问题也始终是男人的问题……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

他们不是根据她的利益，惹事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处于他们的恐惧和需要，来决定应有的怎样的命运

[5]。 
这种典型的男权中心思想在弗洛伊德身上也暴露无遗。他认为“妇女的地位必将保持原状：青年时

代作可爱的恋人，成人时期当可爱的妻子”[6]。在男人眼中，女人只需要做一个“可爱”的玩偶。所以

当弗洛伊德发现他的妻子玛莎“内心并不温顺，她有坚强的性格，不易改变，于是他感到痛苦”[6]，除

非他能在她身上找到自己打上的“印记”。其实这种痛苦也造就了 Schmitz 眼中的第二种男人惧怕的女

人。 

3.1. 家庭中被男权思想“去女性化”的人 

小说《伊坦弗洛美》与《大地》中，这种男权思想对女性的归类并加以区别对待随处可见。小说中

的男主人公发现妻子“内心并不温顺”并有“坚强的性格”时，他们也同样感到了痛苦和害怕，他们对

家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采取一种特定的方式，使她们置于某种不安和压抑。这种方式便

是将妻子们“去女性化”，把她们当作没有性吸引能力的无性人而非女人。细娜的不温顺来自于她的病

痛、她的沉默，她击碎了伊坦想“有这么一位贤内助，他能够到某个大城市，闯出一片大地来”的幻想。

伊坛梦想结婚后“搬到大城市里去另谋出路……做工程师，住在城市里，有演讲，有大图书馆，有‘干

事业’的人……凭他自己再加上细娜这么‘能干’的一位内助，不上几年他就会在这个世界里打出一个

位置”[6]。实际上，他是想在细娜身上打上自己的‘印记’。就像弗洛伊德的玛莎害怕她这位主人似的

恋人，于是，“她只好在沉默之中寻找自己的安身之处了”[6]。细娜也在跟伊坛结婚之后不到一年“就

‘怯生生’起来”并得了疑难杂症。弗洛伊德讲述过一个案例，当一位中年女性“投身与各式各样的活

动中去，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她的才干委实不小，她……得到了些许成功、欢乐与赞赏。但是，当

她发现世界上并没有自己的地位时，她的一切努力也就烟消云散了。她回到了以前的精神病症中去，她

开始出事了，要么把脚踝扭了，要么把脚或受扭伤。就算咩有把手脚扭伤，她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生一些

小病的，诸如粘膜炎、喉咙痛、流行性感冒、或是风湿病，等等，直到最后，她下定决心退却，不再参

加任何活动”[6]。女性被禁锢在家庭里却得不到平等地位，而要附属于男性，想必细娜的转变并不如伊

坦看到的那么简单而突然。细娜刚来斯达克非尔镇照顾伊坦母亲时表现出了管家的才干，于是从服侍老

母亲到安葬遗体都是她拿主张，而伊坦要把细娜的这种的能干嫁接到自己身上来，要求细娜作为“贤内

助”的身份帮助他还债并到大城市创出他自己的事业来，于是细娜也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地位、

在家庭中没有自我，她也就生起病来了。这是细娜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抗姿态，以此来抗拒伊坦在她身

上打上“印记”，这一点伊坦似乎也有所察觉，他发现“她的沉默好像是有意借此遮盖她的深谋远虑，

她的因疑因恨而生的不可测度的神机妙算”[2]。最后在伊坦眼里成了丑陋的老女人，“成了神秘不测的

怪物，多年的深思默想里头分泌出来的一股毒气”[2]。当细娜发现最心爱的泡菜盘—送嫁的礼物被打得

粉碎时，她哭了，一动也不动，像一个石像，她知道自己被伊坦剥夺了最后一点女性的味道。 
同样，《大地》中的阿兰虽然无疑是勤劳、忠诚的妻子，对丈夫从一而终，但她内心非常强大，那

种独立于男性掌控的自强自立让人刮目一看。很显然，阿兰比王龙更勇敢、更有经验、也更智慧，她就

是整个家庭的轴心骨，是困苦时期王龙的依靠。阿兰并没有像以前的妇女那样，只管家务琐事，而是跟

王龙一起下地干活；这也说明她超越了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性别分配，并且在买黄家的地这事上她

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可以说，阿兰嫁给任何人她都还是那个阿兰，从未改变；但王龙却未必，如果王

龙娶的不是阿兰，他的生命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模样。阿兰不仅违背了父权社会性别劳动分工，而且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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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刻展现出比男性更坚强的意志力和决断力，这很大程度上打翻了旧时的男强女弱的观念。然而，作

为男人的好帮手、贤内助并不能赢得男人的欢心，反而会引发男人的危机感；王龙于是剥夺了阿兰的女

性特质，将她去女性化，陷阿兰于压抑与痛苦中。后来阿兰偷藏的两颗珍珠也被王龙拿走时，阿兰也哭

了，就像细娜看到泡菜盘被打碎而哭一样，她们最后一丝代表自己性别身份的象征被移除、被消灭了，

在这世界上真真是没有她们自己的地位了，于是男人轻易地通过将自己惧怕的女人“去女性化”又重获

了男性霸权的地位。 

3.2. 男权中心思想中“去人性化”的女性 

相比较，玛提与荷花的女性特质给了男人安全感，她们自愿地展示与男性的不同来安慰男人，正如

苏珊布朗米勒在《女性特质》中讲到“女性特质……给了男人们不应该得到的更多的性别差异，给了他

们不受挑战的空间，可以让他们自由呼吸病感觉到比女性更强壮、聪明和有能力”[7]。《伊坦弗洛美》

中的玛提来到斯达克菲尔德之后，伊坦觉察到“她有一双能看的眼睛，她有一对能听的耳朵：他能拿东

西给她看，说事情给她听，他能在她心上留下种种印象，随时可以唤起”[2]。这与细娜用生病拒绝伊坦

在她身上打上“印记”形成了对比，伊坦于认为他与玛提之间擦出了“心灵的感应的甜味”[2]，其实这

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幻想而非真实情况。事实上，玛提息尔味很会跟男人打情骂俏，也很懂得挑起男人的

妒忌心，正如 Gary Scharnhorst 分析到：她并没有像读者认为的那样爱上了伊坦，但她确实在跟迈克尔

邓迪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引诱他跟自己结婚；只是当她发现在目标还没达成时就要被撵走时，她才迫不及

待地主动向伊坦表露自己对他的爱意，因为这时伊坦是她唯一的依靠了[8]。她看起来弱不禁风，燃起了

伊坦对女性的保护欲；而玛提时不时地表现出对他的崇拜和钦佩也满足了伊坦的虚荣心。伊坦就这样愿

景着、幻想着、丰富着他跟玛提之间的所谓爱情，他渴望与马蒂交流，但似乎却无法理解玛提心里想的

是什么，因为他在这种交流中要得到的是他自己的存在感，他要的是玛提看着他让她的东西、听着他对

她说的话、在她身上留下他的印记。在这一过程中，玛提被归类为 Schmitz 的第三种女人，一种“去人

性化”的女人，她们保留了女性特质，或者说她们只被保留了迎合男人的女性特质，但同时被剥夺了人

性而被物化。 
《大地》中的荷花就更明显地成为王龙的一件值得炫耀的物件。王龙虽然一开始恋着这个姑娘，然

而我们发现“他们在一起时，他说不了二十句话，而且他也几乎不停她那流水似的轻快的谈话和那穿插

其中的孩子般的笑声。他只是望着她的脸、她的手、她的体态、以及她那大大的含情脉脉的媚眼”[3]，
很明显，王龙恋的只是荷花有血有肉的身体，他不说不听，因为在他眼里荷花不需要是个会说话的人，

他为她建造有三面房的庭院来，接她进新房时他把所有的人都打发到远处的田野里干活，不让一个人见

到她，就像是一个人怀里揣着珠宝深怕别人知道偷偷地放到保险箱里锁起来。荷花住的庭院何尝不像是

王龙的保险箱，王龙日夜地这里欣赏着他的“珠宝”，“瞪大眼睛瞧着他所创造的奇迹”[3]，这是他费

尽心思得到的珍宝。在王龙看来，荷花“那尖尖的小脚，她那蜷缩着的，连生活也无法自理的双手，是

世界上在美不过的东西了”。中国女人的缠足成就了男人的强者心理，缠足女人无法奔跑的双脚和无法

自理的双手使她们丧失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只能借助女性特质依附于男性而生活，她们是“去人性化”

的女人。荷花尽管受到了王龙的宠爱和优待，本质上来讲也不过是他的一件珍视的玩偶，需要藏起来、

保护好，需要时拿出来把玩一番。 
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与中国，虽然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男权中心

思想依然十分顽固，男性在两性关系上还是保留了很大的主导权利。虽然我们看到细娜和阿兰无意中对

男权有所抵抗，但男性还是轻易地通过“去女性化”将她们置于边缘地位；而在玛提与阿兰身上我们看

到的是符合男性幻想的女人，伊坦与王龙通过身上强化她们的女性特质，并将她们“去人性化”，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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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己的阳刚之气与绝对权威。 

4. 结语 

在父权制度与男权中心思想的长期统治下，女性植根于男性世界，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无法真正独

立，《圣经》经文说“圣保罗说过……男子是每一个女子的首脑”[6]，所以女性总是通过男性的视角去

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在社会和家庭的角色。童话故事《白雪公主》里的女王后妈长得非常漂亮，她有一

面魔镜，经常走到魔镜面前自我欣赏，并总是问它“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而只有当魔镜说出“您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时她才有了生活的意义。可是有一天，当魔镜说“白雪

公主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时，女王就变成了我们心目中丑陋般的女人，一个妖魔化的女巫，而白

雪公主成了危及她生命意义的一个存在。魔镜其实就是男性的视角，女人在魔镜的确认中才能看到自己、

找到自己，应了波伏娃的那句著名的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女人是通过魔镜而存在。

在 20 世纪初，男权体制虽然开始瓦解，魔镜开始破裂，然而破裂的魔镜依然还能照出女人的模样：虽然

我们看到细娜与阿兰呈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义意思的萌芽，但是当男人将其去女性化时，她们感到了痛苦、

感到了自己的不足，细娜各种努力想要治好自己的病，希望重新找回伊坦的心，殊不知这种病本来就是

她自己内心对男权制抵制的生理反应，而阿兰则认为自己的大脚引起了男人的厌恶，因此她后来给自己

女儿裹小脚，可殊不知正式她的大脚成就了她的独立自强、超越王龙的勇敢和智慧。 
《伊坦弗洛美》和《大地》是美国两位女性作家写的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的不一样的人物，但在

强弩之末的父权社会和男权制度下表现的两性关系却非常相似。男性在自强自立的妻子面前渐渐失去了

权威，从而使得他们对这类女人产生了既依赖又嫌恶的复杂情感。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妻子去性别

化，正如伊坦觉得玛提打碎细娜的嫁妆是件小事，王龙觉得阿兰不需要那两颗珍珠。泡菜盘和珍珠正是

代表了细娜和阿兰的女性身份，当它们被打碎被夺取时，其实也就是精神上被她们的丈夫去女性化了，

而缺乏女性特质却又反过来被男性利用来打击这类女性的借口。相反，玛提和荷花，尽管在伊坦和王龙

眼中被当作是女性美好的典范，并没有被前一类女人来得有丝毫幸运。虽然那被男性喜爱和珍视，但是

本质上她们却被男性去人性化了，伊坦眼里的玛提只是他臆想出来的爱情对象，而王龙则当荷花就是一

玩物、一件他拥有的昂贵的物件。男性对女性的这种“去女性化”和“去人性化”的努力反而真实地透

露出他们对自己统治权威的不确定。事实上，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被去势了，这些努力也似乎只是他

们维护父权体制所做的最后一搏，他们在这也是两部小说中两性关系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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